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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平凹书法艺术对其近期散文创作的影响

刘长华，欧姚惠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的书法艺术对其散文创作产生了无形的塑化与熏染作用，其书艺精髓渗透到其
散文境界、语言、结构诸方面，并由此酝酿出他近期散文质朴古雅的审美风格，帮助他实现了散文创作上的自我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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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贾平凹深感当代书法创
作逸气过重，便涉身书法界，他企图创造出风格厚

重博大的书法作品以纠正彼时书风轻浮之流弊。

这一时期，其书法呈现出斫雕为朴、滞涩苍劲、稚拙

沉稳的风格特征。１９８８年以来，贾平凹散文的关注
视角进一步扩大，并呈现出与其书法创作相类似的

拙朴浑厚的审美追求，实现了散文创作上的自我涅

?。马建军认为，书法和文学“异构同质”，二者都

是通过“字”这一媒介来表情达意的。书法通过字

的笔法、章法、结构来塑造美感和表达作者心境；文

学则通过“字”本身的不同内涵进行遣词造句和组

合排列，从而在字里行间注入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和

理解。［１］曾有学者提到：“贾平凹对书法的偏好几乎

与散文创作同步。”［２］４８在长期的书法艺术实践中，

贾平凹潜心体悟书法的魅力并随心而起墨，由此沉

淀下来的文化品格也悄然渗透于他的文学创作中，

酝酿出他质朴古雅的散文审美风格。在笔者看来，

书法艺术对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境界、语言、形式三大方面。

　　一　博大清正的书艺观对散文境界的熏染

贾平凹秉持“书法艺术必须透露着时代的影

子”的理念，认为当代书艺被当代生活中的浮躁情

绪所扰乱，迫切需要清正大气以救其弊。他在《贾

平凹书画》的自序中谈到：“当今的书风，怎么说呢，

逸气太重，好像从事者已不是生活人而是书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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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象牙塔里个个不食烟火高人自尊，博大与厚重

在愈去愈远。”［３］“逸气”实际上就是指让人们为纷

扰的世俗生活所禁锢的浮躁之气，这种浮躁之气使

人们不再对复杂的生活进行沉着思考与探索。贾

平凹的书法创作崇尚洒脱自然，反对花里胡哨、矫

揉造作的复刻式书写。他认为书法艺术要在平正

的根柢上以线条的变更，来体现作者对于自然万物

的确切而独特的真实感受，即书法必须要能够传达

书者内心感悟，既要有追求时代文化的“大”境界，

又必须具备表现生命体悟的“真”境界。如贾平凹

２０世纪末创作的以老子《道德经》为书写内容的手
卷，其不仅融入了他对无为修道的领悟，而且彰显

了他对当代书法文化的洞见。这幅手卷落笔精确

到位，笔法遒劲而圆润，意韵深远。贾平凹对于书

法艺术的领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散文创作，使

其散文呈现出“真”和“大”的境界。

贾平凹在书法方面敏锐的艺术直觉以及清正

大气的审美诉求，首先对其散文观念产生了影响，

其“大散文”观念由此应运而生。贾平凹认识到书

法界缺乏博大之气的流弊后，也敏锐地察觉到当下

散文创作内容、形式、境界的单一狭窄。他在为黄

宏地散文作序时指出：“一味地要雅，咀嚼小意境和

小诗意以及小哲理，必是退化到鸡肠小肚。”［４］于

是，贾平凹在《美文》杂志提出了“大散文”的创作

理念，倡导散文内涵有时代性、生活实感，境界要大

而化之。此外，贾平凹格外提醒自己和同行：“要强

调出了俗而再入俗，为的是解放散文旧的框式的思

维，使散文也产生出史诗的意味，且在能整体地感

受生活之后也更能超越而出来高居把握作品的结

构和气韵。”［５］贾平凹的这些散文革新呼吁与其追

求博大清正、从心而无为的书法审美追求不谋

而合。

在书法创作追求审美“大”境界的影响下，贾平

凹的散文创作开始打破早期解剖自我人生苦闷的

结构化抒情模式，在字里行间显示出棱角分明的时

代品格和博大深厚的文化气息。“大”境界实质上

要求散文创作不以个人狭小内心画地为牢，而是去

关注整个时代与社会、历史与文化，显示出博大的

人文情怀。贾平凹的早期散文题材局限于对山石、

明月、草木的感伤抒情，如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
创作的《丑石》《夜在云观台》《一棵小桃树》等都是

对自我人生挫败经历的一种展示和感怀。从事书

法创作后，贾平凹深切体悟到时代的倒影不仅应体

现在书法上，更应熔铸于散文的笔端。贾平凹在

《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中提出了“社会的品种造

就文学品种”的观点，强调汉语文学写作的关键在

于描绘社会的生存状态以及时代精神，彰显着他对

文学与社会的独特文化思考。在《稿边笔记》里，贾

平凹谈及文学翻译以及乡土文学的障碍等话题时，

主张翻译文学作品时务必译出中国味道，具有民族

情怀与世界性视野。在近期《美文》上发表的《陕

西历史与文化的浩然之气》一文中，贾平凹概述了

陕西历史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显示出深

刻的文化底蕴和美学意蕴。其《写出底层生存状态

下人的本质》一文则通过与韩鲁华对话的形式，谈

及《高兴》与《秦腔》所关注的城市化与农民的发展

状况。在《我们不器重“传人”》一文，贾平凹对戏

曲界提出建议，认为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形下，戏

曲不应一味追求传承模仿，而应该注重求新创造。

在《文学不应丢失“大道”》一文中，贾平凹阐明了

在娱乐化消费化的年代中文学需要关注民族国家、

人生命运、宇宙精神的立场。《数幅木刻年画》一文

则透露出贾平凹对西安古玩木刻年画所蕴含的古

趣雅致的痴迷。再回望贾平凹书法楹联“松柏有本

性，风雪炼精神”“道德为原本，知识极诚明”以及

“大雅能容物，文章不染尘”等，字凝六神、形拙字厚

的墨间无不氤氲着博大的历史文化境界。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以来，贾平凹书法创作与散文创作并行，
其早期散文那种稍嫌干枯的骨架此一时期填充了

新鲜的血肉，这不得不说与其书法观有着冥冥中的

关联。司空图《诗品》所描绘的“俯抬即是，不取诸

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

审美风韵，正是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从书法创作的境

界中获得启迪后而呈现出来的审美特质。

贾平凹认为书法线条应当传达内心感悟，书法

创作需要追求极“真”的境界，正如他在《叶炳喜的

书法》一文中所言：“艺术的精髓表现在觉悟，而觉

悟实际上来自于对生命的体悟，不是故意为之

的。”［６］在他看来，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是一种自然

无为的极真境界。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众人欣赏的

艺术，根源在于它以线条构成的“象”能够表达出某

种“意”，创作者挥斥笔墨追求“立象以尽意”，从而

使得人们能在“观其法象”中玩味书法的审美趣味。

贾平凹为朋友所书的“山水含清晖，端居良善友”，

以及为母亲大寿所书的“蟠桃结实，慈竹留荫”，字

字情真意重，闪现着人情之真美。这种审美追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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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在从事散文创作时，摆脱了生硬刻意的“造

情”，更讲求对于个人宇宙心性感悟的抒发，达到

“立文以尽意”的效果。在谈及对当前的散文看法

时，贾平凹提到了“现在的散文要振兴，关键是靠真

情招魂”。“真情”实际是指作者的生命意识与世

间万象、宇宙自然相碰撞，从而自然流露的真知真

情。“立象以尽意”的书法创作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他一扫前期清新明媚甚至造作

狭窄的散文抒情风格，开始走向对人性的深层反

思。后期的散文，他将对自身染病、父亲病故、诉讼

风波、妹夫早逝、婚姻破败等事件的人生体悟熔铸

笔端，与早期表现琐碎抽象哲理的散文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陈忠实去世后，作为好友的贾平凹多次撰

文追思哀悼，呼吁人们把陈忠实扎根生活为人民写

作的文学精神继承下来。《怀念陈忠实》《再忆陈

忠实》《陈忠实给我们带来的》等作品字里行间都

流露出贾平凹对陈忠实深沉真切的悼念和追思。

《写给母亲》是其母去世接近３周年时所作，他笔调
凝重地写道：“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

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

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

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

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

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

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

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

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

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

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７］１１３母亲宛若在世，实

际却已阴阳相隔。贾平凹对生命、人生的感悟从节

制到迸发，令人动容。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里，

贾平凹告诫即将成为诗人的女儿要先做好人、过好

日子，然后才能成为诗人。父爱自然流露，情真意

切。《说生病》是贾平凹的病中感悟，病痛在其看来

成了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手术》中他则把痔疮

手术及其他病痛比作一本哲学书，由此感悟人生坎

坷与疏通后患的关系。《西路上》以作者和友人的

丝绸之路历程为主线，苦旅之路的见闻、风俗及当

地历史文化娓娓道来。西行路上，贾平凹领悟到丰

硕与热闹的极致是无比的空旷和肃寂。无论是景

色描绘还是思绪勾勒，充溢其字里行间的是磅礴的

气势和贴近宇宙人生的深刻感悟，给读者展示出元

气淋漓的精神风貌，尽显酣畅淋漓的“真”境界。

　　二　稚拙古茂的笔法对散文语言的影响

贾平凹敦厚拙朴、不事雕琢、删繁就简的运笔

方式悄然影响了其散文创作，使其散文语言亦呈现

出与书法相似的质朴古拙的审美趣味来。曾有学

者提到：“贾平凹的书法作品多为即兴的书写，他的

这种随意挥洒，却表现出了西北人的淳朴与厚重、

稳重与大气的独特风格。”［８］２４正如贾平凹散文作品

集《朋友》的封面题名“朋友”二字，在方笔中略有

圆笔成分，刚劲中又蕴藏着敦厚气息。其书作“万

法归一为我所用”，看起来技术性并不强，笃实的

运笔中却大有纵观宇宙、吞吐乾坤的气概；其手书

《丹水》《秦腔》的笔法也是粗重狠拙中蕴含着沉静

与巧妙，将秦地的博大浑厚气韵化进笔墨，透露着

对乡土的深深眷恋。贾平凹曾经提到：“书法作品

源于天性，又是以博学作为基础，一旦开发就犹如

沃野上的树，见风便长。”［８］２０这种“天性”实际上就

是自然洒脱、不事雕琢的个性。“意在笔后者败，意

在笔先者胜”———书法与文学都是以“意在笔先”

为契机。贾平凹书艺稚拙的笔法特征映射在其散

文的语言上，其散文语言尽显其清爽朴素，杂糅方

言口语又颇具简练敦厚之感。字如其人，贾平凹性

格憨拙，做人、写文均不喜欢花哨，又有着想将个人

深邃思想灌注到笔墨间的强烈愿望，于是其书法便

呈现出独有的古拙浑厚的特征来。

贾平凹书法创作笔法厚重、稚拙，这些审美追

求使其早期清新秀丽的散文语言改头换面，呈现出

古拙朴素、率性简练的美感，大量口语方言的点缀

使得贾平凹散文彰显出质朴的乡土风味，正如他本

人所说：“能够精确地传达作者思绪的语言就是好

的语言，这与作家的气息和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完

全没有必要使用过多的润饰。”［９］贾平凹认为朴素

与简单的语言才是最能够表现现代人心境的语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书法创作渐入佳境以来，贾
平凹散文中那些看似无意间点缀的大量朴拙粗俗

方言口语，使其散文充盈着秦地耿直豪放、炽热强

悍的文化气息，这是其散文创作受书法笔法敦厚拙

朴的美学追求影响的结果。《定西笔记》是贾平凹

２０１０年末走访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甘肃定西后
所作，作者记录下他与抱娃妇女的对话。“她说：

‘黄土梁上不爱惦羊咯。羊谁不爱惦呀，人爱惦着，

豹子和狼也爱惦着，怎么是黄土山梁就不爱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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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说：‘羊是山梁上的虱咯。’”［１０］寥寥数语，风趣

幽默，表现出定西落后保守而贫穷的生存状态。

《西路上》作为贾平凹极有分量的西部散文代表作，

在描写所遇牧羊人、淘金人、流浪者、石油人时亦穿

插了不少口语对话描写。《进山东》里的一句“三

月进山东，春在发生”，细细读来，“发生”一词和现

代汉语的词性、用法大不相同，但却获到了更显活

泼的文字表现效果。《老西安》中有这么一句：“世

上的事往往是有牙的时候没有锅盔大饼，等有了锅

盔大饼了却没了牙。”［１１］以这样率真的口语来暗示

作者有收藏兴趣和能力却再没能偶遇有价值的收

藏品的无奈，浅白而率性，读来亦让人回味无穷。

贾平凹还在散文中穿插了大量秦地方言，貌似憨

拙，实则不失灵气与华彩，且具有深刻的思辨意蕴。

《秦腔》中就大量夹杂了陕西农村的方言口语。如

“漫下黑”“打盹儿”“啪啦啪啦”几个词杂糅在句子

里，颇显秦地风味，同时也洋溢着方言口语的简拙

美。此外，贾平凹作品中 “害娃”“拿作”“逊眼”

“受活”等词语，均是他从口语迁移到散文创作中的

方言词。“害娃”指的是怀孕，“受活”指的是舒服

快活。这些方言词耐人寻味，给读者以新奇的阅读

体验，散文与此同时也就具有了同书法创作相一致

的简约朴茂的艺术魅力。

贾平凹的书法作品笔法上浑厚古茂，这种艺术

特点浸润于散文中，使得其散文语言亦映射出古拙

朴茂之美来。他在散文中穿插不少文言句式及文

言韵语，凝聚古典游记意境的精华，实现了散文语

言自明媚秀美到浑厚古茂的转变。贾平凹汲取各

个时期古人书法精髓的养分与精髓，借鉴魏碑笔

法、龙门十三品古朴和大气的笔法，并将其熔铸于

笔墨之端。如其为骊山书院题写的“宜春有此家”，

行笔不事雕琢却折射出如史记一般的沧桑与大雅。

贾平凹的书法创作受苏轼的影响较大，喜欢删繁就

简，行笔大多都省去了钩、捺等。书者，心画也———

苏轼洒脱的精神品格和深厚的艺术涵养渗透到贾

平凹的艺术创作中。此外，他还吸收了颜体书法外

拓的结体、篆籀的笔法，其书作笔法整体感觉十分

丰腴浑圆，字形偏宽扁，颇具古拙之感。这种书法

创作上对多重复古式的笔法的吸收，使得贾平凹散

文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开始氤氲出了纯粹而脱

俗的古韵风味。贾平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
代前期的散文语言清新秀美、明媚纯净，很大程度

上在美化现实，可以说是受时风所染。正如廉文贗

所言：“中国当代文坛几十年来因受制于政治化的

文学的观念，散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

文体；是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只准歌颂不准暴

露，散文成了御用文学样式。新时期以来，散文有

的远离社会生活，抒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有的写

山水名胜、闲情逸致，不食人间烟火。”［１２］自从事书

法创作以来，贾平凹散文语言受其笔法古韵的影

响，喜好在笔端插入文言古语，文白交错，走向空灵

而浑厚。在描绘山水以及自然风光时，贾平凹喜好

将短句短词连用，使得语言更具有节奏感，彰显出

一种掷地有声的效果。如《大红袍茶树记》这样写

道：“山是九龙寨，倚天独石。半壁之间，有岩层如

线由东向西斜来，隐显渗滴，西边忽一石皱款款下

倾，变成臂状如层线收握……”［１３］贾平凹借古人句

式之筋骨描写所见自然景观，摆脱了早期抽象而空

洞的生硬抒情描写，语言意味悠长、浑然厚重。又

如《大唐芙蓉记》对芙蓉园的描写：“如果进西御苑

门，一经芙蓉桥，日光便先采水上，山势急逼到眼

前。沿波池阪道深入，愈入愈曲，两旁嘉树枝叶深

深浅浅，疑有颜色重染，树下异草，风怀其间。山峦

东高西低，紫云楼建于主峰上，阙亭拱卫，馆桥飞

渡，雄伟不可一世。登楼临窗，远处的秦岭霞气蒸

蔚，似乎白云招之即来。”［７］２５这段描写颇具柳宗元

笔下《小石潭记》“?尔远逝，往来翕忽”的悠远古

香意境。在《说琴》中，贾平凹以月下、冬夜、梅、荒

园的意象，营造出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的意境。在《游悟真寺记》中，贾平凹不仅仅是在句

式和词语上借鉴了文言篇章的精髓，还摘取文言古

韵之词，如其中“款款”“倚天”“遂”“殆尽”等用

词，文白杂糅，使得文章简约流畅，颇具风韵。《沙

家浜记》的语言亦是古色古香，文中所记：“循声步

入一条短巷，唱却息了，而巷外湖荡汪洋，风正紧，

水面微皱，芦絮起落如云。”［７］１字字疏淡利落，寥寥

数语间流露出古代游记散文那种“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意味。贾平凹这种独特散文语言美学风格正

是其传承书法作品古茂滞涩的艺术血脉的结果。

　　三　洒脱自由的章法对散文格局的渗透

纵观贾平凹近期散文创作，行文结构呈现出自

由洒脱的美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受到书法创作

章法特征的影响，从而使散文的格局实现了由“卒

章显志”向“灵动自如”的蜕变新生。贾平凹练习

书法不像一般书法入门者一样按步就章地临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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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的是他喜欢读帖。其创作全凭感觉而为之，

属于天马行空的“顿悟式”书写，可谓不师古法而师

自然也。这也使得其书法创作在静穆中显得果敢，

洒脱中尽显灵气，长卷“万法归一为我所用”正是其

挥毫生快意的旷达之作。此外，贾平凹书法创作的

表现形式也不是对古典书艺一丝不苟且原封不动

的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打破观念教条，融入

自我感悟，崇尚潇洒俊逸。因此其书作字密行疏，

规范中讲求自在，自在中藏匿变化。在整体布局

上，贾书字密行疏，颇具隶书章法的特点，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字形肥密带来的透气不支，疏

密对比增加了形式上的变化。［２］４８贾平凹的手书“春

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布局毫不拘泥于

任何形式的章法，大有超逸脱俗之气概。朱以撒先

生曾指出，贾平凹在创作书法时有意运用浓淡墨的

反差、对比以构成一种和谐动态美，并不拘泥于某

种程式化布局。［１４］如其书作“惟道集虚，读书有

福”，章法飘逸灵动，下笔劲道，湿处丰满而不滞，枯

笔自然而生成，气象朗朗；对联“江流天地外，山色

有无中”字和字之间的距离疏朗明阔，灵动自如，质

朴中不失飘逸，是“气”“韵”“意”三者融汇的佳作。

古人亦曾有言“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人而异”，无

论是散文创作还是书法创作，贾平凹都将个人深邃

独特的学养与洒脱拙趣的审美追求凝汇融合其中。

贾平凹散文受其书法洒脱自如之章法布局思维影

响，审美风貌也就呈现出同书法创作相一致的自由

随性的特征。

贾平凹的书法作品可谓书法中“得之自然”、超

凡脱俗的“逸品”。贾平凹后期的散文创作受书法

创作的影响，行文布局力图避免刻意的裁剪和安

排，转而追求行文上的信马由缰、文随心动。贾平

凹自评其早期散文：老是想在尾巴上引出个什么哲

理来，花鸟水月泛滥，甜媚无力。如《一只贝》就以

一个被孩子们嫌弃的丑陋贝壳作为散文的引子，实

际上是以贝壳自喻，结尾却升华主题，大赞大叹其

用血肉磨成珍珠的隐忍可敬品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期开始，在书法创作的艺术思维浸染下，贾平凹

的散文结构布局开始氤氲着鲜活自由的气息。长

篇笔记体散文《定西笔记》记叙贾平凹驾车漫游甘

肃定西求寻乡土文化的见闻，反思底层农民生存状

态，其中穿插３０００多字的村民与土匪斗争的故事。
他在追寻旧事之中，反思当下并遥望未来，丝毫不

见刻意渲染抒情的痕迹。在中篇散文《走了几个城

镇》中，贾平凹又以“做一次长舌男，给朋友唠叨”

的方式，把自己游历达州、镇安、小河几个城镇的所

见所闻娓娓道来，将读者当作友人，行文流畅，亲切

自然。《说棣花》谈及家乡棣花１２个自然村里的村
民白亮、五福、拴劳、上槽、刘榆、宽心、韩十三等人

的轶事，穿插故乡秦地习俗风情，乡土风味十足，蕴

含着他对秦地乡土文化的深切感悟。《药王堂》

《崂山太清宫》记录了两处的人、史、景，以及贾平凹

由景而生的思绪感悟，情感真切而充满人文关怀。

《西路上》以两个叙述者为主，“我”主要叙述自己

和朋友在丝绸之路的旅程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此

同时又插入了“她”的叙述视角，以打电话交流的方

式来讲述丝绸之路的另一条道上的所见见闻。整

篇共６个小标题，从“一个丑陋的汉人终于上路”到
“带着一块佛石回家”，叙事在“我”与“她”的视角

中不停转换，二者的游历见闻交替呈现，展现出多

姿多彩的风土人情。这种布局结构独具一格，完全

不同于一般游记散文那种“记出游———抒理思”的

布局模式。这些散文作品充分体现出其书法创作

灵活自如的章法特征。

贾平凹对书法的章法布局并未刻意雕琢和揣

摩，而是随着心性去处理整个作品的“布白”。这种

做法迁移至散文创作，使得其散文行文摆脱了过去

人工斧凿的弊端，转而追求直觉顿悟的感怀。贾平

凹认为“艺术是以悟性为根本的，书法说到底是对

汉字的间架构造的把握，从而注入本人的精神和审

美。”［１５］在自评其书法作品风格时，贾平凹坦言自

己的字看起来瓜、憨、笨，规规矩矩地写，似乎没有

什么技巧似的。但实际上，贾平凹书法有着深厚的

学养和积淀，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贾平凹创作书法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得到赞扬，

只是借其抒情达意。受书法创作章法布局的启发，

贾平凹后期的散文创作，不再强调逻辑清晰的分析

判断，也不再追求人为做作的哲理升华，而是笔随

意转，自由地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

近年来，贾平凹的散文对于世间百态常常有深

刻“顿悟”。在《活人真是难事》里，贾平凹感叹，只

要人的心境浩渺无涯，就可以对于人境的逼仄见怪

不怪。这种感悟彰显着他对人生苦难与豁达心境

之关系的洞见，亦可见贾平凹精神与心灵上的淡泊

姿态。在《泥土的形状》中，贾平凹从朋友送的土彩

罐在风中发出呜呜声音谈起，由彩罐联想到人生归

宿，其思考颇具禅宗韵味。《天气》中，贾平凹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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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席先生的聊天对话时，顿悟到天气实际上就是

天意，天气可预告却不可掌控，正如人生之命运；我

们要顺从着天气，祈祷好运。其间体现出“天人合

一”的哲学情怀。类似的还有《六棵树》，写的是人

和树相生相依的关系，流露出“物我平等”的生态观

念。在《我有一个狮子军》中，贾平凹顿悟通过和石

狮子的相处与交流后整个人有如脱胎换骨一般，懂

得人该怎样活着，这种对人生奥秘的思考彰显着深

刻的哲学意味。在《谈读书》里，贾平凹感悟到寂寞

空灵孤独的状态对于文学的无限价值，昭示出一种

虚远、玄妙的意境。《坐佛》作者自感坐到曾有人成

佛的树下黑石上以后心旷神怡、身静思安，体现了

贾平凹对禅心佛性和脱离世俗的人生境界的向往。

《说死》《说花钱》《说房子》《说请客》等作品同样

浸透着禅宗思绪，通过淡化和虚化客观的背景、营

造出可感而不可见的艺术氛围来感染读者。元代

郝经有言：“书法即心法也。”贾平凹书法作品独特

的章法和布白，渗透着他超逸的心境和对人生世态

的体悟。这种体悟自然而然地浸润于其散文创作

中，使其散文呈现出与书法一致的审美追求。

贾平凹将书法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思维熔

为一炉，扫清了其前期散文绵软甜腻的弊病，铸造

出独具一格、颇具风骨的散文风格。文化的共通性

更多时候熔铸于文人的心理层面，倘若能够做到发

散思维，开阔眼界，汲取各种艺术之精华注入文学

创作中，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潜在的影响。除了

书法艺术以外，我们亦可从音乐、美术、雕塑等艺术

品类中摄取它们的创作精魂，融入我们的文学创

作，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也许就是贾平凹后期

散文创作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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